
「書就送給
你，但這幅相是一
定要還的，真的好

珍貴。」 傅月美一邊摩挲着一張黎草
田的舊日照片，一邊同記者說道。

傅月美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認識
黎草田，回憶當初的相遇， 「因為我
很鍾意唱歌，有一次就和一個朋友去
到合唱團那裏，就認識了他。」 在傅
月美的第一印象裏，黎草田並沒有什
麼特別，只是覺得他沒有架子，是一
個好博學的人，對人很好。後來練歌
之前需要有人幫手搬枱、搬櫈， 「我
覺得自己得閒都想要幫手，他就覺得
我好得意，這麼鍾意幫手做事。」 因
而，兩人開始有時間就聊聊天。

「他耳朵好好，（一群人裏）哪

個唱錯了他都知道。」 傅月美回憶
道，雖然練歌要求嚴格，但黎草田從
不罵人， 「你知道合唱團很多人都是
業餘的，但他不會指責大家唱得不
好，他都是，如果唱不到，試下再唱
十次，然後可能慢慢就能唱到。所以
我真的覺得他的人好好，鍾意幫人，
又鍾意講笑。」

黎草田鍾意攝影，還曾辦過一本
攝影雜誌。 「他給我影過好多靚相，
我是他的model（模特兒）。」 傅月
美笑道。沒有什麼肉麻的字句，但言
談舉止間可以看出夫妻二人感情十分
之好。傅月美提到黎草田喜歡吃辣，
「但他同我結婚之後，因為我不吃
辣，所以他都好少吃。」 如今回憶起
黎草田，傅月美總是面帶笑容，在她

看來，儘管傷心是人之常情，但生活
是一條必須向前進的路， 「我如今回
憶他，都是他好的、開心的事情。」

「爸爸媽媽對
下 一 代 都 有 期
盼。」 談到黎草田

之子、已故香港著名作曲家及音樂製
作人黎小田時，傅月美說： 「那時候
的流行音樂沒有現在這麼流行，那時
候會覺得做流行音樂的都是飛仔，彈
什麼結他，那時候結他都是夜總會裏
才彈的，與他（黎草田）所想的正統
音樂不是一件事，所以就罵他（兒
子）。」 但之後隨着黎小田的成功，
「尤其是小田做了《胭脂扣》等電影
的音樂之後，兩父子就沒有了隔閡，

他還將小田的歌編到合唱團演唱。」
她回憶黎草田在世時，兩父子會一起
飲茶， 「但次數不多，小田好忙，我
先生也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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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草田：高歌挺進的音樂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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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的生活曲線好像是一條鐵
軌，創作事業在它上面迂迴地前進着，
尋求着理想的目的。」 1963年，黎草田
在香港《文匯報》發表的《生活的曲
線》一文中寫道。1921年出生在越南，
黎草田的父母都是中國人，八歲那年，
他們一家人移居廣州，而後來到香港。
他在少年時代經歷了抗日戰爭；在青年
時代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二十世紀六
十年代末，社會環境動盪，他繼續投入
愛國事業；改革開放後，他仍為音樂及
教育事業鞠躬盡瘁，直至人生結束。黎
草田去世後，傅月美前前後後花了兩三
年時間，採訪了很多黎草田的朋友，一
個人完成《大時代中的黎草田》一書，
從好友的回憶、生前的文稿、生平經歷
等方方面面，展現了黎草田在時代洪流
中不斷前行的一生。

經歷抗日戰爭 離港赴前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們一班青年

都好熱血。那個時候他們有讀書會，會
讀一些社會性的東西，還會自己手寫一
點東西，然後印出來。」 這是傅月美從
黎草田口中聽說的他的少年時代。抗日
戰爭期間，黎草田兩度離港，往內地、
赴前線，並先後參加了 「第四戰區司令
長官部邊政大隊宣傳隊」 、 「抗敵演劇
四隊」 ，在廣西生活了約兩年時間。
「那時候真的好艱難，跟着軍隊生活；
他們會去到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採風，慢
慢慢慢，可以見到為什麼他這麼關心社
會和時事。」 傅月美說。

「他見過人民的生活有多麼艱苦，
有的地方一家幾個人只有一件完整的衣
服，誰出門誰穿這件衣服。有了這樣的
經歷之後，再看社會，看人們，即便經
歷過一些動盪，但都能看到社會和人民
生活向好的方向發展。」 她續道。

抗戰勝利後，黎草田回到香港，繼
續從事音樂事業，並創立了 「草田合唱
團」 。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代表了左派
的音樂家，整天出來組織活動，內地著
名的音樂家李凌、趙渢當時都曾來香港
出過一些音樂雜誌。」 傅月美提到，當
時她並不認識李凌、趙渢等人， 「草田
就什麼都沒和我說過，後來他們回到內

地之後，我才知道他們原來這麼厲
害。」

率先寫廣東歌 編愛國歌曲
六十年代末，香港社會環境動盪，

當時在愛國公司工作的黎草田，也受到
影響。 「當時他們會去街上做一些宣傳
劇，他們會唱毛主席詩詞、公開唱歌，
有點像現在的快閃黨，表演完就走。我
就好擔心。」 傅月美說道： 「因為那個
時候左、右（派）分得好清楚，他又是
左派的名人，真的好大膽，現在回想那
個年代（生活）都幾不易。」 在傅月美
的回憶中，黎草田那時幾乎不會同她講
自己要去做什麼， 「試過有一次，我真
的好驚，他說，吶，不可以寫下來的，
你要記住一個號碼，電話號碼，不可以
寫下來的，如果我有什麼事你就打這個
電話號碼。」 傅月美雖因此成日擔驚受
怕，卻又絕對尊重黎草田的選擇， 「就
像他另一個中文名黎丹路，碧血丹心走
我路。他是時代中走過來的人，但不是
只有他一個，很多人一起走了這條不簡
單的路。」

那個年代，不是人人都有機會聽到
愛國歌曲，黎草田喜歡毛澤東的詩詞、
想要讓人聽到愛國歌曲，因此便將《血
染的風采》、《龍的傳人》等愛國歌曲
編成合唱；另外，當時香港一些人不識
普通話， 「他覺得需要一些本土的東西
貼地一點，可以有一點歌給他們唱到，
所以他就率先寫廣東歌。」

致力音樂教育 來者從無拒
春風化雨，潤物無聲，黎草田將畢

生精力致力於音樂教育事業。傅月美
說，草田精神，實際上是八個字：非以
役人，乃役於人。 「即是他認為他不是
要奴役人，他要服務人。」 傅月美解釋
道： 「他常常覺得應該要服務人群；以
他的條件，他教作曲、教唱歌，可以收
好貴的錢，但是他好多時候教人是完全
不收錢的。」 她回憶過去，一個星期七
晚，黎草田一晚教作曲，一晚教人文，
有時還會指揮其他的合唱團；他的教學
沒有固定的時間，只要學生有問題，他
就幫忙解答；常常有學生放了工之後才
來合唱團唱歌，來不及吃飯，黎草田就
會和他們一起在附近的大牌檔吃飯，吃
過飯之後有時候會再練練歌。

傅月美說，黎草田收學生沒有標
準，想學就可以；來者不拒，有教無
類。 「他經常說，他們沒錢去學，但是
我有能力，那麼我可以教他們，好過他
們想學東西但是卻沒錢。」 在一班學生
中，鍾永康是後來較有名氣的一個，曾

與著名作詞家韋然合作了好多校園歌
曲， 「他（鍾永康）本來是拉手風琴
的，來我們合唱團伴奏，後來我先生教
他鋼琴，還教他作曲，當時都是免費
的。」 晚年黎草田得了癌症，在癌細胞
擴散到腦部後，他依舊希望可以教書，
「那個時候我真的好擔心他，萬一不小
心撞一下，就不得了，但他沒有停
過。」

回憶起那些歲月， 「現在都是歷史
了。」 傅月美感嘆，看到如今的部分香
港年輕人，她又痛心大家不知珍惜。
「現在的年輕人沒經歷過抗戰這樣的國
難，也沒經歷過港英政府時期，所以他
們不知道這個國家是多麼艱難才走到今
天的。」 在她看來，對國家歷史的不熟
悉，令當下的部分年輕人視角片
面， 「很多人以為網上

就是全世界，但不是，很多（資訊）都
是假的。我們這一代還能聽到上一代
講，我還能聽到我先生說他們是如何抗
戰多麼困難。但年輕人就真的沒聽過
了。」 她嘆喟： 「現在香港的國民教育
還是有些遺憾，我覺得知道多點歷史好
一點。」

圖片來源：《大時代中的黎草田》

與小田找到音樂默契

▶1992年，黎草田（前排左起逆時針
方向）與兒子黎小田、太太傅月美、
女兒黎海寧攝於家中。

盡是開心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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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電影界合唱團
演出《黃河大合
唱》。

▲二十世紀七十年
代，黎草田在香港
大會堂音樂廳指揮
合唱團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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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11日，少年黎草田（後排左五）出席皇
仁書院慶祝活動。 傅月美供圖

▲

傅
月
美
耗
時
近
三
年
，

完
成
《
大
時
代
中
的
黎
草

田
》
一
書
。

大
公
報
記
者
徐
小
惠
攝


